
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0606
责任编辑：杨卫刘超 美编：胡晖

杨
梅
洲

年味，就是童年的滋味。
小时候盼过年。因为穷，平日里天天吃红

薯丝饭，喝看不到几粒米的稀粥，青菜里难见油
星，偶尔有客人来，能吃到一次肉，那仿佛就是

“过年”了。
而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要过年了。家

家开始磨豆腐，酿米酒，炒花生，南方不蒸馒头，
而是用糯米做糍粑。如果碰得好，还可以杀年
猪，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杀猪，对普通人家来
说，是个隆重的仪式，需要请亲友一起来分享。
几大碗猪头肉、猪内脏、血灌肠（将新鲜的猪血
灌进洗净的大肠中，再煮熟）、油豆腐，然后，满
屋都是肉香了。

对孩子来说，那也是最幸福的一天。因为
可以敞开肚皮，饱餐一顿肉了。

终于到了除夕。一大碗走油肉（新鲜的半
瘦半肥的肉，在油锅里炸得金黄，然后切成大
块，放佐料煮熟，一块就有一二两），一块肉下
肚，一年的饥饿，在那一刻终于有了饱满的感
觉。

然后就是守岁，中间几次瞌睡又醒来，等着
深夜 12点，新年的钟声敲响，父母给压岁钱。
一两毛钱，就是巨款了。

大年初一，清早起来，除了放鞭炮，最重要
的事情，就是去拜年。同一村，无论是否沾亲带
故，都上门去，叫着拜年了，拜年了。主家便会
热情地拿出一些花生、瓜子、红薯片之类，或者
半块红片糖，塞到你的口袋里。慢慢地，各个口
袋都丰盈起来，然后回家，把这些美食倒出来，
再兴冲冲地出门，继续拜年了，拜年了……乐此

不疲。
春节对孩子最有吸引力的，还有跟着大人

走亲访友。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走姑表
……初一在爷爷奶奶家，初二去外公外婆家，初
三开始去叔伯、姑表家，拜年。去某舅、某姑家，
一般堂兄、堂弟、表兄、表妹们都会约到一起，浩
浩荡荡，过田野，走山路，早出晚归。那种热闹
的气氛，许多年后想起来，还念念不忘，如在眼
前。

年味，成了人生一份绵绵的回味。
上大学，离开了故乡，年味，便成了一缕动

人的乡愁。
放假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在湘潭

上学，离假期还有好些天，便开始掐着指头，算
着放假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天，上午刚
考完，下午便收拾行李，回家。

不出省，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竟要奔波三
天。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回家的热情。因为
那里是故乡，有母亲，有亲朋故旧，有浓浓的年
味。

后来，在城里结婚成家。回家过年的时候
渐渐少了。有时，在城市的阳台上，一个人望着
星空，出神：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慢慢地，年味就淡了。
甚至，年味里有了一些中年的苦味。
后来，父亲不在了，母亲也住到城里来了，

故乡的年味，便变得越发遥远了。
其实，年味，就是人生的况味。
童年的期盼，少年的乡愁，中年的苦味，老

年的守望，都在其中了。

曾经，孩子最喜欢课文里的一篇《春节歌
谣》：

春节到，真热闹，
家家户户哈哈笑，
黄狗贴春联，山羊把地扫，
猴子买糖果，花猫蒸年糕，
公鸡大婶搓元宵，
松鼠宝宝剥花生，
你来舞龙灯，我来踩高跷
三只老鼠来拜年，
穿着新衣戴新帽，
放起烟花噼啪响，
恭喜恭喜春节好！

这歌谣一下子唤起童年的许多记忆。
尽管如今，连乡下也没有了往日过年的那

份热闹。但是仍然架不住许多人回乡过年的那
份冲动。

而对于我等早就离开了故乡的人来说，父
母在，故乡就还在，就有“家”可回。哪一天父母
也不在了，连接故乡的那根线，也就断了。

有在长沙的亲友写《家@回家》：“生养我的
父母早已云端仙游，老家已是故乡。而我的栖
身之地，亦是女儿孙辈之想回的家。”

然后，你不再有可回的“家”，你就是“家”，
你就成了孩子的归属与期盼。

然后，人生留给你的，就如同你的父母曾经
的那样，日日，年年，年味就成了苦苦的守望。

原来，年味，就是那无尽的亲情的滋味啊！

牛年第一课
彭万里

零点刚过
乡村的夜晚正弥漫着
烟花爆竹的年味
车灯穿过团团烟雾的幽灵
迈向新春的第一个目标

一个祥和温暖的夜晚
将在黎明前自由诞生
一切都来不及预料
人与车陷入无边的雾海

胆战心惊进退维谷
不知哪里是陷哪里是阱
哪里有栅栏和路障
除夕夜的雾海里梦游
如走钢丝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
当是完满无缺的功课
有了牛年这第一课
以后的路想必顺畅
不再期盼拥堵的年
宁愿于绿水青山与城市的
静谧中
安度一个前路畅通的年

年来了又走了，春也如期而至。然，年复一
年，最大的收获是鬓角徒增些许白发，额头又平
添几道皱纹。

如今，最怕的就是过节了。每逢遇上节日，
总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慨，
更有“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的忧伤。俗话说
得好，娘在家就在。但凡有娘的儿子，家就是一种
牵挂；但凡有娘的日子，家就是一个港湾。而今，
家中没有了娘，感觉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曾记得，儿时，特别喜欢过年。因为到了这
个时候，有新衣服穿，有糖吃，有自家做的粑粑、
甜酒、油豆腐，当然瓜子花生红薯片那是自己地
里产的。更让我高兴的是可以放鞭炮，全盘拆
开，化整为零，一个一个地放。不像现在，万字
头一点，几秒钟就叭完了，想想都觉得可惜。

三十晚上，必须守岁。灶前围着火塘，喝着
娘煮的甜酒鸡蛋，一屋人唠着家常，大人们商量
着来年的农事，很晚很晚不肯去睡，只为等着娘
那五毛钱的压岁红包。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更
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有的只是火塘里的火苗嗞
嗞声，还有吊炉锅里飘出来的土鸡香味，更有口
水咽到肚子里去的咕噜声。炖着的鸡要到第二
天敬了祖宗菩萨才能吃，因为有了他们的保佑，

来年才有好的收成，家人也会健康平安。
乡下老家是很美丽的，喀斯特的独有地貌

形成了特有的风景，奇山怪石，溶洞碧水，山峦
苍翠，犹如画景。屋后的青龙潭一年四季流之
不尽，潭里鱼虾居多，潭水除了居民生活外还灌
溉着周边几百亩良田，旱涝保收，人们享受着大
自然无私的馈赠。那时的我，喜欢一个人坐在
屋角的柳树下，托着下巴，瞅着旁边的小溪，静
看从潭里游出来的小虾在水草下面嬉戏。偶尔
吹来一阵风，混着水草和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
好不惬意。每到傍晚，劳累了一天的父母从田
间归来，屋顶便有了炊烟袅袅，丝丝缕缕，和着
饭香，一起融入余晖里。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
成群的鸟儿落在屋后的树林里，叽叽喳喳，甚是

热闹。夜晚，几个毛孩子聚在一起，踩高跷，捉
迷藏，天真里伴着快乐。

而今，故乡的一切都成了回忆，那些远去的
炊烟，牛哞狗吠都不复存在。记忆里的木板房
都变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现在虽然物质丰
足，但总没有了儿时年的味道，也让我失去了童
年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似乎梦境没有了根
基，情感没有了寄托。

每当与人提起故乡，儿时的记忆总是碰痛
我的神经。想起早已逝去的时光，父亲的严厉，
母亲的温柔，玩伴的天真，还有家乡泥土的芬
芳，润物无声，不知不觉，泪水已沾湿了衣裳。

年，它无关你的心情，无关你的一切，且年
复一年。

糯米粑粑，几乎是童年生活里关于大年初
一的最初记忆。

呵气成霜的清晨，我和姐姐挤在小床上，在
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醒来。枕头下藏着我们昨
晚得的压岁钱，床头边摆放着我们簇新的花衣
服，厚厚的棉被这么暖和，一切都刚刚好，让人
心满意足。直到厨房里飘来糯米粑粑的甜香，
我和姐姐突然不再留恋，争相从被窝里跳出来，
光着脚丫就往外跑……

我一向不太喜欢甜食，但糯米粑粑是个例
外。可能是水源山一进腊月，家家户户都必须
举行的一项仪式——碾糯米做粑粑，改变了我
的味觉，让我在满心期待中滋生了无数饱满的
味蕾。

记忆里，腊月总以晴天为主，日头一天到晚
地晒着。我的母亲，还有整个水源山的婶娘们，
似乎这个腊月不用做别的，就是东洗洗西涮
涮。她们把屋子里能看到的东西都拎出来，丢
进河水里，里里外外涮干净，然后晾在日头里。

唯独放在米缸里的糯米拿出来后，不急着
晾晒，先用井水浸着，要浸上好几天。等到拇指
和食指轻轻一捻，就碎了，便拿去村东头的碾坊
去碾磨。这碾坊是我儿时最乐意去的地方之
一。我帮着母亲，一勺一勺往磨眼里填糯米。
母亲有条不紊地推着磨。雪白的米浆汩汩流
出，流进下面的木盆。

当所有的糯米都化成了米浆，要经过一夜
的沉淀，糯米粉会逐渐沉积到水下，把上面汪着
的一泓清水舀去，再用青灰裹进白纱布里扎紧，

放在米粉上吸水过滤，直到糯米粉轻轻一捏，可
以成团了，才可舀到簸箕里到日头下晾晒……
这晾晒好的糯米粉，专门用来正月里做粑粑吃。

有劳动力的人家，不去碾坊，而是打粑粑
吃。他们把浸泡好的糯米放进一个石臼里，再
高高举起木棒一下一下用力击打。这项工作很
耗费体力，只有青壮年才拿得下。

这样打出来的粑粑，更有劲道，更粘牙，适
合下油锅煎炸着吃。

我还是喜欢吃母亲做的糯米粑粑，切成小
小的方块，用甜酒煨上，雪白剔透，上面细细碎
碎洒了一层金黄的桂花，香气扑鼻。这没有芝
麻馅的粑粑，虽然不如汤圆，但足以让一个饥饿
的孩童魂牵梦绕。

我的童年，还处在一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
代。而过年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制造一种
哪怕是暂时的富足感——箩筐里装满糍粑，酒
坛里盛满米酒，橱柜里堆满大钵子的鱼和肉，瓶
瓶罐罐里有源源不断的糖果、花生、瓜子……

被这短暂富足感滋养的我，为一种莫名的
情绪所激荡，连步伐都迈得比平时轻快。今天
回头看那个一蹦一跳的少年，眼角不由有点湿
意。

雪 地
江立仁（90岁）

寂静无声的雪花，开满
滚滚红尘的时候
一切皆白皆纯
几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宛如
一首充满爱恋的情诗，写在
蜿蜒曲折伸向天边的山路

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
有一群孩童
忘了坐在火炉边的妈妈和爸爸
用冻红的小手
搓成一个又一个雪球
于是，圆圆雪球
与小小孩童嬉戏
雪球给红扑扑的脸蛋
一个又一个亲吻
雪球给黑黝黝的眼睛
一次又一次闪电
雪地便沉醉于
从未有过的童话世界

再瞧一瞧吧
在那纯白纯白的雪地
有三五成群的靓女帅哥
直想与洁白无瑕的雪花
倾诉情怀
他们四处铲来了
成堆成堆的白雪
用心塑造一位时光老人
给老人戴一顶小红帽
披一条金色绶带
用楷体书写
寸金难买寸光阴
他们站成一排
各自神情严肃地许下心愿
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清，但是
非常虔诚

雪地！滚出串串笑声
使这个严冬溢满温馨

春日

邱长林

呢喃燕子雨湖春，
锦簇花团气象新。
举盏莲城谈变革，
百年华诞最怡神。

回味年味
何云波

年复一年
蒋东初

糯米粑粑
李亚莉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21）

红色家祭
陈冠军 喻名乐

（接上期）

“九叔，九叔，恭喜恭喜，你家要来贵客
了。”

“什么贵客？我这山窝里的穷老倌，有
什么贵客？”

“岸英啊，岸英要来看您了。”
“哪个岸英？莫不是主席三哥的儿子

毛岸英？”
“不是他还是谁啊！岸英回韶山了，他

要来看您了呃。”
1950年 5月 20日清早，韶山冲东茅塘

的毛泽连正在打扫猪栏，村干部毛吉乾就
跑来报信了。

毛泽连字润发，是毛泽建的胞弟，排行
老九。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领导农民运
动时，毛润发就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新
中国成立前夕，他邀了几个同为毛泽东儿
时好友的毛姓兄弟去北京，受到毛泽东的
热情款待。但是，他们提出想要毛泽东帮
忙安排一点官职的时候，却遭到毛泽东的
断然回绝。为此，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怏怏
不乐。前几天和老伴去湘乡走亲戚，昨晚
才回来。路过毛鉴公祠看到里面灯光大
亮，有人说话，本想过去看看。但由于走了
几十里夜路，有些疲乏，又下着雨，老伴要
他快点回家脱掉蓑衣箬笠，故而没有进屋，
也就不知道毛岸英回来了。毛吉乾一说，
才知事情的原委。他忙问：“岸英什么时候
回的？带多少人回来了？”

毛吉乾回答说：“昨天挨黑时候到的。
就他一个人坐火车回了，毛特夫和毛远翔
到湘潭县株洲镇接的他。”

“就他一个人？没有军队保护，也没带
警卫？”

“没有，没有。若不是不认得回韶山的
路，他连接的人也不会要。”看到毛润发有
些惊疑的眼神，毛吉乾又说，“他们3人本来
是从株洲镇骑马回来，走到银田寺的时候，
岸英就下马了，然后牵着马走回韶山。”

“从银田寺走回韶山？有二十多里路
啊。为什么有马不骑？”毛润发大惑不解地
问。

“岸英说了，他父亲交代过，说韶山是
我们的家，韶山的乡亲就是自己的家人。
回家看望长辈，就要尽晚辈的礼节，到银田
寺就下了马走着回去。所以，到了银田寺
他就坚持下马走路。毛特夫这个副县长和
毛远翔这个国家干部，也跟着岸英来了一
回‘牵马回乡’。”

“哈哈哈，‘牵马回乡’，这个好，这个
好。”毛润发放下手中的粪耙，走出了猪栏，
把爽朗的笑声留在了猪栏里。栏里的几只
肥猪，也被这笑声搅得“嗷嗷”地叫唤起来。

“昨天到的，那昨晚他们睡在哪里？”毛
润发关切地问。

“快别说了。昨晚在毛鉴公祠，岸英和
村组干部以及一些群众见面后，就在那里
下了块门板，睡在祠堂里了。”

“下块门板睡在祠堂里？”毛润发又一
次惊愕了。“韶山天气冷，湿气重，这样睡怎
么行？”

“大家都邀他到自己屋里去睡，他坚持
说不打扰大家。我讲了帮他到隔壁屋里借
张床，他也不要。说自己在苏联当过兵，受
过野营训练，睡门板挺舒服。还说他在陕
北的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和当
地农民各下一块门板睡觉，还比赛谁先打
鼾哩。”

“这伢子，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这还
像一个主席的儿子吗？”毛润发像是在对毛
吉乾说，更像自言自语地感叹。

“九叔，您好啊。我来看您老人家了。”
响亮的喊声传了过来，循声望去，屋前

的山道上有一队人走来了。走在前面的是
一位青年，个子高高的，长相英武。虽然他
的衣服和帽子都是旧的，上衣还洗得发白
了，但走路的姿势和身上的气质让人一看
就觉得沉稳而厚实。

“岸英。我的好侄子，是你来了啊！哪
里敢当，哪里敢当哟。快进屋，快进屋。”毛
润发快步迎了上去，一把握住岸英的手，把
他往屋里迎，同时朝屋里大喊，“老婆子，老
婆子，岸英来看我们了，岸英到我屋里来了
哩。”

（未完待续）


